
考古遗址公园是在大遗址保护的基础上，对大遗
址进行保护、展示和利用的一种有效形式。“十三五”开
始，各省纷纷探讨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利用。

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

从大遗址保护到申报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再
到创新组织评定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山东省考古遗址
公园的发展经历了探索、尝试、实践和创新四个阶段。

探索阶段：始于1964年—1966年山东省大遗址的
“四有”工作。山东省组织文物工作队对临淄齐故城进
行全面勘察、钻探和试掘，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基
本内涵。

20世纪 70年代，对曲阜鲁故城开展勘探试掘。一
套发端于齐故城，经鲁故城验证、以勘探试掘方式为特
点的大遗址保护方法论逐渐成熟。此后，山东文物行政
部门又对薛国故城、五莲丹土、阳谷景阳岗等遗址进行
了勘探，为“四有”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

1991年 1月，城子崖遗址、田齐王陵 2号战国大墓
被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开展大遗址保护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山东省持续积极组织开展大遗址保护
工作，出台《山东省考古勘探发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考古工作流程；逐步完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
有”工作；大汶口第二次第三次发掘报告出版；洛庄汉
墓、龙兴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景阳冈遗址、神通寺遗
址保护规划方案陆续启动；《临淄文物考古航空遥感影
像地图集》编绘出版。

尝试阶段：2005年，山东省共有临淄齐国故城、两
城镇遗址、城子崖遗址、桐林遗址、大辛庄遗址、曲阜鲁
国故城、长城（跨省）、大运河（跨省）列入“十一五”期间
100处重要大遗址。

2010年 6月，国家文物局启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评定工作。山东省文物局组织齐国故城、两城镇遗
址、城子崖遗址、大辛庄遗址、鲁国故城遗址等 5处遗
址所在地完成立项申请。同年 10月，南旺枢纽考古遗
址公园、曲阜鲁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大汶口考古遗址
公园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自此，山
东省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实践阶段：2011年，山东省文物局正式发布《山东
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十
二五”期间，以大遗址保护和重大项目为突破口，启动
大型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大遗址公园”，带动区域文化
遗产保护和利用协调发展。“大遗址保护曲阜片区”建
设初具规模；曲阜鲁国故城、泰安大汶口遗址、汶上南
旺分水枢纽三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基本建成并对社会
开放。

“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山东省文物行政部门始
终高度重视考古遗址公园工作。《山东省文物事业“十
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现 5个国家级考古
遗址公园、10个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的愿景，
重大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包括加快建设曲阜鲁国故城、
大运河南旺枢纽、泰安大汶口、齐国故城、章丘城子崖
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挥其示范作用，提高考古遗
址的综合性保护利用水平，促进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
建设。

创新阶段：2021 年，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式
列入《山东省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明确
要求，到 2025年，有 20个以上的省级以上考古遗址公
园对公众开放，实现 16市都有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
出台《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此外还强调配
合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及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大
遗址保护，开展主动考古工作，阐释文物内涵和历史价
值。同时，省文化和旅游厅积极组织开展省级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 3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 3处，省级考古
遗址公园12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13处。

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的基本情况

区位分布：山东省国家级、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分布
范围较广，全省十六个市均有考古遗址公园（含立项单
位），且文物大市的数量普遍较多，说明各市均有创建
考古遗址公园的资源和意愿。

基本属性：从遗址时代看，31处考古遗址公园包
含了旧石器时代至明清。其中，新石器时期遗址数量最
多，为 8处，秦汉时期遗址 7处，夏商周时期遗址 3处。
此外，还有 9 处遗址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从遗址类型
看，31处考古遗址公园包括6种类型，其中聚落遗址最
多，为 11处，陵墓遗址 10处，城市遗址 5处，建筑群遗
址4处，工程遗址和手工业遗址各1处。

从遗址属性看，考古遗址公园均具有重要的文物
价值，31处考古遗址公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22处。从相关资源属性看，少数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多
重资源属性，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旅游景区、风
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等交叉或重合。从遗址所处的城
乡区位看，31处考古遗址公园中城镇型 6处，城郊型 6

处，跨城镇城郊型3处，乡村型16处。
建设开放情况：从考古遗址公园的规模看，2处的

公园规划面积在 1000公顷以上，8处的公园规划面积
在 500公顷至 100公顷之间，20处的公园规划面积小
于100公顷。规划面积最大的为鲁国故城，达到4218公
顷。31处考古遗址公园全部开放。

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考古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积极保护的一种有效举

措，通过整体规划，明确保护和展示的重点，构建系统
展示体系；通过财政投入，带动社会力量参与考古资源
的保护；通过考古资源及其周边的环境整治和美化，优
化周围的人居环境。

银雀山、金雀山墓群位于临沂兰山区，处于城市中
心。自 2018年起开始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共发
现墓葬495座，陶窑5座，井1口。墓群保护充分考虑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严格控制土地
下挖深度，对墓葬进行微地形覆土保护。公园与博物馆
统一规划建设，形成西侧公园，东侧博物馆，整体呈“前
园后馆”的布局。

考古工作得到有序发展
随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和研究作为首要任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地方政
府也积极推进，取得了扎实的工作成果。同时，考古遗
址公园的建设保证了遗址核心区域的边界清晰和空间
稳定，为遗址的考古工作创造了条件，保证考古和研究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考古遗址公园开展诸多持续的考古工作，成立或
进驻专门的考古或科研机构；考古工作日渐精细，持续
取得丰富的考古成果。城子崖考古遗址公园，自 2013
年至 2023年，开展了四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全
面开展相关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工作
成果。

尧王城考古遗址公园将村小学校舍改造为考古研
究中心，设置文物储藏室、修复室、研究室、工具室、档
案室、会议室等，并与考古专业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进行
共建。

展示阐释逐步系统化
考古遗址公园强调规划先行的工作机制，重视整

体规划布局，强调在明确遗址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系统构建展示阐释体系。

渭一窑址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区等参观展示体系基
本形成，参观线路同窑址本体分布、工艺流程一致，供
游客参观学习了解陶瓷的生产工艺，并设置完备的遗
址公园参观导览标识系统。

陈庄—唐口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遗址本体空间、
文化意象、科学考古结合起来，建成由遗址本体、文化
景观环境和遗址博物馆组成的特色鲜明、主题明确、齐
文化元素凸显的遗址公园，实现考古遗址公园文化价
值的整体保护。

区域发展辐射能力加强
考古遗址公园以遗址保护展示为核心，盘活土地

资源，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塑造了城
市品牌，推动了区域综合发展。公园创建过程中，改善
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居住条件；建成开放后，为当
地居民带来了就业机会。考古遗址公园逐渐成为旅游
目的地，周边乡村旅游服务业得到发展。

洛庄汉王陵考古遗址公园每逢节假日都组织宣传
活动，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服务活动；利用龙山书院平
台，开展“穿汉服、弹古琴，龙山书院宣讲汉文化，带观
众体验汉韵之美”“汉韵七夕、盛世传承”等活动。

留村古墓群考古遗址公园立足遗址保护和区域发
展，立足乡村振兴，结合宁津街道“十里古乡”及美丽乡
村示范村建设，建设留村海草房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以留村石墓群文化产业园为核心形成文化产业
链，带动留村海草房的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动了城乡人居环境和生态环

境的改善。汶上县为建设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对占
压南旺湖遗址、运河河堤和河道的居民住所进行了整
体搬迁，规划建设了一处 17.8万平方米的多功能新型
农村社区，搬迁群众全部回迁入住，实现了维护民生、
改善人居环境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双赢；修建了连接重
要遗产点的参观道路，聘请了文物看管员，着力营造良
好的保护环境。

鱼台县为进一步提高鱼山堌堆遗址的保存环境，
争取专项资金开展鱼山堌堆遗址本体抢救性保护和环
境整治工程，目前鱼山考古遗址公园每天都有很多游
客前来参观。

新的时代背景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遗址的保
护利用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考古遗址公园是政
府、社会和公众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需要根据不同级
别、不同类型和不同环境的考古遗址公园，在创建、管
理和运营的各个阶段，解决不同的问题和挑战。

（作者单位：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

山东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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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文化多样性的辐辏中心，是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集中
体现。建设现代文明城市，既包括对当下人类生产生活诸要素的合
理安排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也包括对过去文化成就的传承借
鉴，对未来发展的理性预期。

城市遗产是城市发展过去成就的表征，是市民历史记忆、文化
认同与精神家园的载体，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注入崇德向善的韧性
指南和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具体来说，城市的历史文脉是城市的
记忆密码，城市的人文地理是城市的个性标识，城市的自然景观是
城市的生态瑰宝，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文化
DNA”，是孕育崇德向善精神、建设美好城市生活的宝贵资源。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列为七大任务之
一，凸显了文化传承对城市现代化内涵的核心支撑作用，以及现代
城市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历史传承与创新超越
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城市化的中国理念。

真正的城市现代化终将指向在全面保护利用自然与人文禀赋
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与精神的丰盈充沛。在城市发展中历史文

脉与自然景观的保护不仅是留存“乡愁记忆”，更可以通过现代管
理与业态、心态创新，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城市风貌管理和有机
更新、技术赋能和文旅融合等古今、民生协同手段，将历史遗产转
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一些历史名城的实践也表明，通过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
资源，延续城市文脉，增强城市文化认同感与凝聚力，提升市民文
明素质，以文化软实力培育市民道德观念，推动社会文明风尚形
成，的确能够实现“人民城市”的文明跃升。比如，一些城市通过保
旧城、建新城，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一些城市通过风貌管
控保持整体协调，避免“千城一面”，保持城市发展资源的多样性；
一些城市在改造与发展中杜绝大拆大建，实行有机更新，使城市肌
理与城市生活充满发展动能与活力。

因此，对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来说，历史文化遗产不是包
袱，而是不可替代的资源，需要我们下功夫真正做到保护好、利用
好、传承好。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榭，绿氍毹
上看棋枰。”在乌鲁木齐，有一个碧波荡漾的乌拉泊水库，是这座城
市的生命之源。在水源地附近有一座古城遗址——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乌拉泊古城遗址。

乌拉泊古城遗址是乌鲁木齐年代最久的城址，一直被冠以“唐
至元时期中央政权在新疆有效治理的重要历史实证”之美名，也有
学者倾向于这里是“唐代轮台城”之地。经久以来，缘于交通的阻塞
和水源地的保护，乌拉泊古城在这座城市特有的山水之间，默默经
历年复一年的风霜雨雪而保存完好。正如其地名一样，它像一个历
史年轮的泊位，默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与古城遗址的结缘，是因为文物工作者的身份；而真正深入实
地了解这座古城的历史内涵，则是因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普查中，我得以有机会深入这座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550米，
东西宽约 450米，外城周长约 2000米，总面积约 24.75万平方米的
古城，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踏勘每一处遗迹，也对这座有着千
年历史的古城遗址有了全新的认知。

在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遗址的范围并不算小，城墙墙基保存
基本完好，有瓮城、角楼和马面；内城有三个子城，每个子城的遗物
也各有不同，南侧疑似有护城河痕迹。在普查测量中城墙夯层、三
个子层内明显的遗迹和文化层，采集到的地面标本表明城内可能
存在功能分区。南子城生活化的粗厚灰陶残片居多，西子城遗物石
制磨盘和石杵较多，东子城遗留有一些建筑构件。城墙夯层的厚度
有两种规格：一种厚约10厘米～12厘米，这种夯层普遍存在；一种
厚约 6厘米～8厘米，主要在子城的城墙之上使用，有些夯层之间
还有一层明显的黏合剂痕迹，城墙夯筑所使用的土质基本一致。值
得庆幸的是，我在西子城西侧采集到一枚“□元通宝”钱币，在东子
城采集到一枚莲花纹砖残块。遗憾的是采集的钱币标本在地表，而
非文化层，且第一个字模糊不清，与众人期待的“开元通宝”证据稍
显不足，莲花砖的莲花纹饰也与盛唐的莲花纹略有不同。

乌拉泊古城遗址地处天山中断北麓，东临博格达峰，北邻乌鲁
木齐水系，是古代的宜居之地。遗址不远处的乌拉泊水库墓地就曾
发掘过一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乌拉泊村还有一处烽火台遗存。古
城遗址地面残存的格局基本完整，残存的夯土墙体最高处约8米。
城墙的构筑方式为夯筑，且不同区域的夯层厚薄基本一致，城址在
规模和形制上是否符合唐代西域古城的基本规制，还需要更加科
学地深入研究。普查工作之外，关于古城遗址的形制和年代问题，
城墙的收分是一个切入点。要想找到古城遗址上限为唐代的确切
证据，就必须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在文化层中找到关键证据。通过
城墙的收分来计算城址是否符合唐代城址规制，必须要弄清楚城
墙基址的边界。现在的城墙遗址坍塌外溢明显，显然不是实际边
界，更确切的结论，还需要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证实。因为不同
形制的城墙夯土基址收分规制不同，稍有误差便会计算不准，得出
的结论也就不科学。野外工作的魅力在于“身忙而心不累”，不止有
遗址，遗物和标本，还有狐狸、野兔和蜥蜴。

遗址北墙东侧的马面附近，一处尚新的大地测绘点映入眼帘，
测绘点附近有一处明显的房址痕迹，只不过年代不得而知。遗址内
房址东侧不远处，普查过程随处可见野兔探头探脑的身影。行至南

墙处遇到了几只拦路的沙蜥，这种在新疆戈壁环境中安家落户的
沙蜥似乎才是这片遗址的主人翁。文物工作者都有一颗敬畏自然
的心灵，沙蜥已归草丛，野外工作总是充满未知与惊喜。午后，我
在测量南子城内城墙夯土厚度时，突然与墙洞中探出的毛茸茸小
狐狸近距离打了个照面。遗址虽临近城区，而狐踪兔影的插曲也
足以说明眼下古城遗址的环境是一种十分理想的自然状态。

光阴流转，白驹过隙。时过半年，乌拉泊古城遗址得到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开启了新的发展模式。遗址开启了正式考古发掘，
遗址内修筑了游客栈道、修建了研学基地、开放了展厅展览。作为
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期待乌拉泊古城优化顶层设计、提升展览质
效、完善服务设施，成为乌鲁木齐新的一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历史文化场所。

乌拉泊古城所处的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虽为温带大陆干旱
气候区，但古城所在区域为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十分丰富的绿洲地带；
且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南部强风区，冬季雨雪时节漫长，这些特殊的环
境因素相叠加，使得乌拉泊古城土遗址的保护面临着非常独特的挑
战。土遗址的属性决定了乌拉泊古城遗址的本体保护任重而道远，考
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更是在遗址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
面临新的挑战。实践工作不止一次证明，土遗址类文化遗产的整体保
护方式不仅要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更是要综合考量文物本体展示
利用与其所处环境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
情况下，尽可能保存文物本体现状与历史信息，真实完整保护好遗址
在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的状态。这是一种在制定科学保护措施、应用合
理保护材料、实施科学保护路径而不破坏遗址本身的“活化利用”，而
非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而盲目开发。古城遗址的开发利用，要保护好
文物，更要保护好文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生态。

值得庆幸的是，古城遗址内已经开启的科学考古发掘，有利于
探明地下埋藏情况，全面展示出土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探索
乌拉泊古城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文化
传承者，我们期待乌拉泊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更多实证遗址
为“唐轮台”所在的重量级文物，也相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能明确
古城遗址的营建背景、修筑工艺和修筑时代，明确三座子城的营建
顺序、城内布局和功能分区。这是我们探索源流、寻脉历史、文化自
信的底气所在。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唐轮台引发的争论应该
是在乌拉泊古城、米泉古城及昌吉古城的考古发掘之后，对比文化
研究、历史资料及考古发掘成果而形成的最终文化定位，而非为了
开发利用的一时之需而刻意竖起唐代诗人岑参雕像。作为文物工
作者，我们理解和尊重古城遗址展示开发所做出的努力，但我们更
愿意尊重“脚踏实地，铲释天书”的历史事实和考古发掘的科学成
果，而非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和美好憧憬。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正如天山明月不属于一个时代，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脉传承。浮华散
尽，掩卷沉思：当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游人如织的时候，希望古
城遗址上的野兔、狐狸和沙蜥依旧在这片历久弥新的古城上安居
乐业、安之若素，依然如主角一般守护着它们生存的这片遗址和土
地。 （作者单位：乌鲁木齐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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